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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
語絲
吳康民

年
近
歲
晚
，
總
應
該
把
自
己
的

住
處
清
理
清
理
吧
。
日
前
便
從
書

房
做
起
。
清
出
的
東
西
，
不
禁
令

人
感
慨
繫
之
。

第
一
，
自
己
從
旅
遊
景
點
買
回

來
的
紀
念
品
，
早
已
遺
忘
了
。
買
的
時

候
，
興
之
所
至
，
但
買
回
來
以
後
，
便

等
於
是﹁
廢
物﹂
似
的
堆
在
一
旁
。
比

如
不
知
從
哪
個
省
份
買
回
來
的
一
對
仿

古
玉
碗
，
可
能
所
值
不
菲
，
但
就
是
長

年
連
錦
盒
堆
在
書
房
角
落
。
但
即
使

﹁
發
現﹂
出
來
，
也
無
處
可
擺
，
又
是

放
入
盒
裡
，
繼
續﹁
冷
藏﹂
。
還
有
不

少
這
類﹁
大
個
頭﹂
的
擺
設
，
正
是
藏

之
無
用
，
棄
之
可
惜
。

前
年
我
已
經
把
一
部
分
珍
藏
的
旅
遊
紀
念
品
，

贈
送
學
校
圖
書
館
，
作
小
型
展
覽
之
用
。
但
圖
書

館
的
館
地
有
限
，
也
不
能
容
納
太
多
此
類
看
似
珍

品
、
但
學
生
未
必
欣
賞
的
東
西
。

第
二
，
就
是
許
多
社
團
慶
典
贈
送
的
刻
名
的

﹁
水
晶﹂
小
匾
座
。
此
類
東
西
，
也
是
藏
之
無

用
，
棄
之
不
敬
。
又
是
只
能
用
盒
子
把
它
藏
了
起

來
。
許
多
社
團
慶
典
，
還
印
有
紀
念
集
子
精
裝
一

巨
冊
，
但
內
容
都
是
名
人
題
詞
，
當
選
委
員
玉

照
，
再
加
上
該
會
歷
來
活
動
照
片
，
道
林
紙
精

印
。
如
果
是
坊
間
新
書
，
售
價
當
在
百
元
以
上
。

但
這
些
精
裝
紀
念
冊
留
之
又
有
何
用
呢
！

此
外
也
有
一
些
社
團
慶
典
贈
送
的
實
用
紀
念

品
，
如
茶
杯
、
保
暖
杯
之
類
。
但
也
因
為
太
多
，

根
本
日
常
用
之
不
完
，
又
是
變
成
留
之
無
用
、
棄

之
可
惜
的
藏
品
。

第
三
，
就
是
作
者
簽
名
贈
送
的
著
作
、
紀
念
文

集
、
畫
冊
和
書
法
集
了
。
作
家
贈
書
，
盛
情
可

感
。
但
我
必
須
清
心
直
說
，
我
從
書
坊
中
購
回
來

的
書
籍
，
現
在
閱
讀
過
的
並
不
逾
半
。
購
書
時
只

看
書
名
，
或
因
大
減
價
的
吸
引
，
便
隨
手
購
下
，

特
別
是
在
書
展
和
去
內
地
書
店
蹓
躂
的
時
候
。
購

書
與
閱
讀
不
適
應
，
作
者
贈
書
只
是
心
領
，
並
不

保
證
閱
讀
。
這
些
簽
名
贈
書
，
我
並
不
敢
丟
棄
，

只
是
書
房
和
辦
公
室
，
已
經
擺
得
滿
滿
的
，
教
我

如
何
清
理
它
？

清
理
書
房
，
用
了
大
半
天
，
只
得
其
半
。
還
有

辦
公
室
和
臥
室
的
雜
物
，
又
何
時
能
清
理
得
了

呢
！

清理書房

在
視
力
近
於
零
的
柏
楊
遺
孀
張
香
華
女
士
，
僕
僕
風

塵
從
台
灣
趕
來
參
加﹁
第
四
屆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國

際
學
術
研
討
會﹂
，
並
且
發
表
了
熱
情
洋
溢
的
講
話
，

掀
起
開
幕
式
的
高
潮
。

作
為
大
會
發
言
嘉
賓
的
余
秋
雨
先
生
，
在
發
言
之

前
，
特
別
贈
送
了
一
幀
已
裱
好
、
特
地
從
上
海
捎
來
的

行
書
，
贈
送
給
世
界
華
文
旅
遊
文
學
聯
會
會
長
潘
耀
明
，
也

掀
起
另
一
個
高
潮
。

他
說
，
潘
耀
明
一
直
為
推
廣
旅
遊
文
學
、
籌
辦
研
討
會
奔

波
，
他
過
去
只
給
嘉
賓
頒
授
紀
念
品
，
為
了
表
示
對
他
所
作

的
努
力
的
感
謝
，
他
這
次
用
心
寫
了
這
幀
條
幅
，
在
大
會
上

送
給
他
云
云
。

條
幅
寫
道
：﹁
半
樓
月
影
千
家
笛
，
滿
袖
清
風
一
卷

詩﹂
，
分
別
摘
自
南
宋
陸
游
及
陳
恭
尹
的
詩
。

陸
游
︽
秋
雨
自
賦
︾
原
詩
如
下
：

水
邊
剝
啄
打
門
誰
？
滿
袖
清
風
一
紙
詩
。

驚
起
放
翁
蝴
蝶
夢
，
半
窗
寒
日
欲
斜
時
。

陳
恭
尹
︽
題
虎
丘
壁
︾
詩
如
下
：

虎
迹
蒼
茫
霸
業
沉
，
古
時
山
色
尚
陰
陰
。

半
樓
月
影
千
家
笛
，
萬
里
天
涯
一
夜
砧
。

南
國
干
戈
征
士
淚
，
西
風
刀
剪
美
人
心
。

市
中
亦
有
吹
簫
客
，
乞
食
吳
門
秋
又
深
。

陳
恭
尹
的
詩
有
些
蒼
涼
，﹁
千
家
笛﹂
原
意
喻
群
蚊
麋
集
，
余
秋
雨

反
其
意
而
行
之
。
余
秋
雨
後
來
在
網
上
發
表
這
條
幅
，
論
者
認
為
，
如

把﹁
千
家
笛﹂
改
為﹁
幾
聲
笛﹂
或
更
有
韻
趣
。

余
秋
雨
在
大
會
發
言
的
題
目
是
︽
當
代
旅
遊
文
學
的
重
大
轉
折
︾
，

很
有
意
思
。

他
說
道
：﹁
生
命
由
時
間
與
空
間
構
成
，
而
旅
遊
文
學
歷
史
上
的
偉

大
，
正
在
於
開
闊
了
人
類
世
界
對
空
間
的
認
知
。
比
如
︽
大
唐
西
域

記
︾
、
︽
馬
可
波
羅
遊
記
︾
，
都
是
推
動
人
類
文
明
的
重
要
文
本
，
在

歷
史
上
的
作
用
，
往
往
比
哲
學
文
本
、
古
典
抒
情
文
學
還
大
，
值
得
我

們
崇
高
的
敬
仰
。
旅
遊
文
學
能
促
進
人
群
與
人
群
之
間
相
互
的
了
解
、

敬
仰
與
融
和
，
薄
薄
的
一
本
書
，
令
人
們
想
到
自
身
生
存
狀
態
的
狹

隘
，
進
而
推
動
人
們
出
走
，
打
開
一
片
新
的
世
界
。﹂

他
還
表
示
：﹁
旅
遊
重
大
的
作
用
，
在
於
重
新
找
回
自
身
異
化
了
的

生
命
。﹂

他
強
調
：﹁
旅
遊
的
意
義
，
在
於
把
自
身
置
於
大
地
山
河
之
間
，
帶

來
人
性
恢
復
的
可
能
。
我
認
為
旅
遊
要
學
會
放
下
，
官
員
要
放
下
手

機
，
否
則
只
是
換
了
個
辦
公
室
；
歷
史
學
者
要
放
下
考
證
，
不
要
把
某

一
個
地
點
的
學
術
考
證
當
做
吸
引
人
的
旅
遊
文
學
。﹂

大
會
另
一
位
嘉
賓
劉
再
復
教
授
的
發
言
，
也
引
起
與
會
者
的
強
烈
反

響
。劉

再
復
的
講
題
是
：
︽
把
大
思
考
與
大
體
驗
帶
入
遊
記
︾
。

他
認
為﹁
遊
思﹂
比
起﹁
遊
記﹂
更
有
深
廣
的
意
義
，
蘊
含
着﹁
旅

遊
文
學
的
新
的
前
景﹂
。

他
把﹁
遊
思﹂
演
繹
得
淋
漓
盡
致
。

他
表
示
：﹁
所
謂﹃
思﹄
，
既
是
思
想
，
又
是
情
感
；
既
是
對﹃
在

場﹄
表
象
的
把
握
，
又
是
對﹃
不
在
場﹄
的
歷
史
、
文
化
、
精
神
的
把

握
。﹂他

進
一
步
解
釋
道
：﹁
總
之
，﹃
思﹄
是
既
要
面
對
看
得
見
的
世

界
，
又
要
面
對
看
不
見
的
世
界
；﹃
思﹄
是
主
體
感
受
、
主
體
思
索
、

主
體
飛
揚
，﹃
思﹄
是
把
對
世
界
對
時
代
的
大
思
索
。﹂

因
為
思
考
，
他
從
德
國
戰
後
的
認
真
贖
罪
的
態
度
，
德
國
總
理
在
華

沙﹁
猶
太
人
犧
牲
者
紀
念
碑﹂
前
下
跪
的
歷
史
性
行
為
語
言
，
這﹁
千

古
一
跪﹂
，
與
之
日
本
首
相
在
靖
國
神
社
的
戰
犯
亡
靈
之
前
叩
拜
，
而

不
在
南
京
萬
人
坑
前
賠
禮
反
省
，
是
因
為
前
者
具
有﹁
雄
厚
質
素
的
國

家﹂
，
後
者
缺
少
大
哲
學
家
、
大
思
想
家
，﹁
也
相
互
地
缺
少
強
大

的
、
健
康
的
哲
學
態
度
。﹂

(

「
文
化
生
態
之
旅
」
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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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者
請
勿
誤
會
，
我
並
非
指
Ａ
Ｖ
女

優
在
受
訪
時
，
會
故
意
虛
構
內
容
從
而
破

壞
了
中
村
淳
彥
的
︽
Ａ
Ｖ
女
優
實
錄
︾
中

的﹁
實
錄﹂
意
思
。
我
想
說
的
是
現
實
運

作
的
言
說
模
式
更
為
複
雜
，
簡
言
之
就
是

在
迎
合
讀
者
的
窺
秘
心
態
之
餘
，
同
時
又
需
要

營
造
出
業
界
的﹁
可
探
性﹂
，
Ａ
Ｖ
女
優
研
究

乃
至
風
俗
業
探
索
才
可
以
繼
續
蓬
勃
發
展
出
版

下
去
。

在
拙
著
︽
日
本
進
化
︾
︵
繁
體
香
港
生
活
書

房
一
二
，
簡
體
中
國
人
民
大
學
出
版
社

一
三
︶
中
，
曾
引
述
日
本
的
援
交
研
究
專
家
宮

台
真
司
在
︽
制
服
少
女
的
選
擇
︱
︱A

fter
10

Y
ears

︾
的
世
代
論
意
見
，
直
指
八
七
年
以
後

出
生
的﹁
援
交
第
三
世
代﹂
早
已
失
去
了
媒
體

上
的
話
語
權
及
注
目
光
環
。
最
簡
易
的
理
解
就

是
日
本
媒
體
在
短
時
間
內
，
大
量
密
集﹁
消

費﹂
了
援
助
交
際
少
女
的﹁
實
錄﹂
故
事
，
於

是
令
到
後
來
者
再
掏
不
出
新
意
來
，
風
潮
也
自

然
消
亡
褪
色
。
我
認
為
相
若
的
情
況
也
可
挪
移

轉
置
於
Ａ
Ｖ
女
優
的
言
說
風
潮
上
，
作
為
一
個

可
持
續
構
成
出
版
動
力
的
內
容
範
疇
，
業
界
必

須
發
掘
到﹁
可
探
性﹂
的
方
向
來
燃
燒
讀
者
的

興
趣
下
去
，
就
如
是
書
中
對
前
Ａ
Ｋ
Ｂ
成
員
中

西
里
菜
及
小
西
美
奈
子
投
身
Ａ
Ｖ
業
界
的
分

析
，
正
是
令
讀
者
萌
生
熱
情
的
焦
點
所
在
。
但

一
旦
引
入
社
會
學
的
角
度
審
視
，
同
時
兼
顧
考

察
其
背
後
的
業
界
生
成
運
作
邏
輯
，
便
要
清
醒

明
白
到
當
中
的
女
優
自
白﹁
實
錄﹂
，
均
離
不

開
一
種
商
業
思
維
在
內
。

讀
者
也
千
萬
不
要
作
簡
化
粗
淺
的
理
解
，
以

為
既
然
如
此
，
那
麼
Ａ
Ｖ
業
界
的
黑
幕
便
不
可

能
在﹁
實
錄﹂
中
披
露
︱
︱
事
實
上
，
現
實
正

好
相
反
，
Ａ
Ｖ
業
界
的
黑
幕
正
是
Ａ
Ｖ
文
化
持

續
保
持
窺
秘
性
及﹁
可
探
性﹂
的
重
要
元
素
，

所
以
Ａ
Ｖ
文
化
的
相
關
日
本
研
究
文
本
，
往
往
呈
現
兩
種

正
反
對
立
卻
同
時
並
存
的
方
向
，
一
方
面
是
繼
續
建
構

﹁
單
體
女
優﹂
乃
至
業
界
公
司
經
營
上
的
風
光
神
話
，
另

方
面
是
拆
解
背
後
的
剝
削
性
黑
幕
，
因
為
兩
端
都
是
讀
者

的
獵
奇
關
注
所
在
。

簡
言
之
，
今
時
今
日
的﹁
Ａ
Ｖ
女
優
實
錄﹂
，
很
大
程

度
上
是
因
應
我
們
的
期
待
視
野
而
生
成
的﹁
實
錄﹂
，
這

一
點
讀
者
在
閱
讀
時
要
有
充
分
的
自
覺
意
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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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千
多
年
來
，
在
北
極
地
區
生
活
的
愛
斯
基
摩
人
時
常
面
臨
死
亡
的

威
脅
，
他
們
能
生
存
繁
衍
至
今
，
實
為
一
大
奇
跡
。
長
達
數
月
的
黑

夜
，
迫
使
他
們
抵
禦
零
下
幾
十
攝
氏
度
的
嚴
寒
；
白
天
，
他
們
奔
忙
於

洶
湧
大
海
和
冰
川
雪
原
中
，
全
力
尋
找
食
物
。
愛
斯
基
摩
人
無
疑
是
當

今
世
界
上
最
強
悍
、
最
勇
敢
和
最
堅
韌
不
拔
的
民
族
之
一
。

說
起
愛
斯
基
摩
人
，
首
先
要
談
一
談
他
們
的
忠
實
朋
友
愛
斯
基
摩
狗
。
愛

斯
基
摩
狗
體
形
大
小
不
一
，
顏
色
各
異
，
尾
巴
向
上
翻
捲
，
非
常
漂
亮
。
牠

們
吃
苦
耐
勞
，
耐
寒
能
力
相
當
強
，
零
下
五
十
七
攝
氏
度
也
能
在
雪
地
上
安

然
入
睡
。
如
果
沒
有
愛
斯
基
摩
狗
拉
雪
橇
，
愛
斯
基
摩
人
是
無
法
捕
獵
的
。

一
般
拉
雪
橇
的
狗
至
少
有
八
九
條
，
獵
人
用
海
豹
皮
或
海
象
皮
製
成
挽
繩
套

在
狗
的
胸
部
及
前
肢
，
狗
隊
採
用
扇
形
排
列
行
駛
。
在
狗
隊
匹
配
上
，
聰
明

的
愛
斯
基
摩
人
特
意
將
拉
雪
橇
的
狗
一
分
為
二
：
前
一
隻
為
領
狗
，
後
一
群

為
力
狗
。

愛
斯
基
摩
人
從
不
縱
容
這
些
狗
。
領
狗
多
在
優
良
、
機
智
的
力
狗
中
選

出
，
牠
跑
在
最
前
面
，
幾
乎
不
出
什
麼
力
拉
雪
橇
，
卻
享
有
許
多
特
權
，
吃

得
好
、
睡
得
暖
。
緊
隨
其
後
的﹁
主
力﹂
群
狗
們
，
食
、
睡
待
遇﹁
遠
遠
不

及﹂
領
狗
。
通
常
，
愛
斯
基
摩
人
每
天
只
餵
力
狗
一
次
，
有
時
甚
至
兩
天
一

次
，
以
免
狗
吃
飽
了
不
聽
使
喚
。
待
遇
的
懸
殊
化
使
眾
多
力
狗
內
心
甚
感
不

平
；
牠
們
一
路
上
狂
奔
、
甚
而
發
怒
︱
︱
非
要
狠
狠
咬
上
一
口
領
狗
傲
慢
的

尾
巴
！
於
是
，
力
狗
們
全
力
以
赴
追
趕
，
無
須
鞭
打
，
雪
橇
便
飛
快
滑
出
一

道
漂
亮
的
雪
線
。
但
是
，
因
領
狗
的
韁
繩
比
力
狗
要
長
出
兩
尺
︵
也
是
為
了
方
便
轉

向
︶
，
後
面
的
力
狗
頂
多
只
能
碰
到
領
狗
的
尾
巴
尖
，
卻
永
遠
也
咬
不
着
、
追
不
上
。

好
聰
明
的
愛
斯
基
摩
人
！
製
造
出
領
狗
與
力
狗
間
一
段
神
奇
的
距
離
，
從
容
達
到
愛
斯

基
摩
人
天
天﹁
坐
飛
車﹂
的
目
的
。

愛
斯
基
摩
人
捕
北
極
熊
的
辦
法
很
特
別
，
也
很
有
效
。
嚴
冬
季
節
，
他
們
在
鋒
利
的

雙
刃
尖
刀
上
塗
上
一
層
新
鮮
的
動
物
血
。
等
血
凍
住
，
再
塗
第
二
層
。
第
二
層
凍
住

後
，
再
塗
…
…
如
此
反
覆
，
尖
刀
變
成
了
血
坨
子
。
下
一
步
，
愛
斯
基
摩
人
把
變
成
血

坨
子
的
尖
刀
柄
，
與
另
一
把
尖
刀
的
刀
柄
綁
在
一
起
，
再
把
未
塗
血
的
尖
刀
反
扎
在
地

上
，
使
帶
血
坨
子
的
尖
刀
朝
上
。
不
久
，
北
極
熊
聞
着
血
腥
味
來
了
。
牠
試
探
着
舔
食

新
鮮
的
凍
血
，
融
化
的
血
液
散
發
出
強
烈
的
氣
味
。
在
血
腥
味
的
刺
激
下
，
牠
愈
舔
愈

快
，
越
舔
越
用
力
。
血
冰
碴
讓
牠
的
舌
頭
麻
痺
了
。
舔
着
舔
着
，
血
的
味
道
突
然
變
得

溫
熱
適
口
起
來
，
貪
婪
的
北
極
熊
全
然
不
知
狂
舔
刀
鋒
已
將
牠
的
舌
頭
劃
出
傷
口
，
瘋

狂
地
吞
嚥
自
己
的
鮮
血
，
終
因
失
血
過
多
、
精
疲
力
竭
暈
死
過
去
。
愛
斯
基
摩
人
也
用

﹁
血
坨
尖
刀﹂
的
辦
法
，
來
對
付
不
時
跳
上
雪
屋
、
冰
屋
偷
襲
的
北
極
狼
。
令
北
極
熊

或
北
極
狼
失
去
理
智
的
，
是
血
的
誘
惑
，
就
像
力
狗
面
對
的
領
狗
尾
巴
的
誘
惑
一
樣
。

杜
甫
有
詩
云
：
冰
雪
淨
聰
明
，
雷
霆
走
精
銳
。
愛
斯
基
摩
人
正
是
在
這
冰
天
雪
地

中
，
用
智
慧
不
斷
創
造
着
生
命
奇
跡
。

冰雪淨聰明 浮光
掠影
付秀宏

龍
、
蛇

東
南
方
乃
肖
龍
及
肖
蛇
者

本
年
的
不
利
方
位
，
如
閣
下
的
住
宅
大

門
向
東
南
方
或
睡
床
剛
好
位
於
家
中
的

東
南
位
置
，
閣
下
本
年
務
必
提
防
受
到

是
非
及
官
非
的
問
題
困
擾
，
生
活
宜
奉

公
守
法
，
步
步
為
營
，
更
應
主
動
遠
離
是
非

之
地
。

馬

正
南
方
乃
肖
馬
者
本
年
的
正
財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正
南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正
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閣
下
穩
定
的
正
財
收
入
。

另
外
，
由
於
肖
馬
者
今
年﹁
值
太
歲﹂
，
切

忌
在
家
中
正
南
方
的﹁
太
歲
方﹂
上
動
土
，

更
可
考
慮
在
相
關
方
位
放
置
以﹁
虎﹂
為
肖

像
的
擺
設
，
以
減
輕﹁
值
太
歲﹂
的
影
響
。

羊
、
猴

西
南
方
乃
肖
羊
及
肖
猴
者
本
年

的
桃
花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西

南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西
南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人
緣
及
愛
情

的
運
勢
。

雞

正
西
方
乃
肖
雞
者
本
年
的
大
利
方

位
，
不
妨
將
睡
床
移
往
家
中
的
正
西
位
置
又

或
選
擇
入
住
大
門
向
正
西
的
住
宅
，
相
關
的

轉
變
將
有
助
提
升
權
力
及
職
位
升
遷
的
機

會
。狗

、
豬

西
北
方
乃
肖
狗
及
肖
豬
者
本
年

的
不
利
方
位
，
如
閣
下
的
住
宅
大
門
向
西
北

方
或
睡
床
剛
好
位
於
家
中
的
西
北
位
置
，
閣

下
本
年
務
必
小
心
頭
部
受
傷
及
呼
吸
系
統
出

現
毛
病
。
化
解
的
方
法
包
括
在
向
西
北
方
的
大
門
附
近

放
置
一
瓶
加
入
粗
鹽
和
六
個
五
角
硬
幣
的
清
水
、
一
個

金
鈴
或
一
塊
銅
片
，
又
或
把
睡
床
暫
時
移
往
別
的
方

位
，
否
則
病
患
易
侵
擾
，
務
請
定
時
作
身
體
檢
查
，
或

向
中
醫
請
教
調
理
的
方
法
，
謹
記
病
向
淺
中
醫
。

︵
由
於
八
字
批
命
術
的
新
年
以
立
春
日
為
開
端
，
所

以
以
上
風
水
方
位
的
生
效
日
期
為
二○

一
四
年
的
二
月

四
日
至
二○

一
五
年
的
二
月
三
日
︶

2014馬年十二生肖風水（下）

琴台
客聚
彥 火

天言
知玄
楊天命

今年51歲的劉慈欣，被譽為「科幻小說第一
人」，他的作品《三體》，被稱為「接近世界一
流水平的中文科幻著作」。
《三體》講述了人類在阻止外星人佔領地球、
毀滅人類的侵略中發生的故事。三體世界為消滅
地球社會，利用「智子技術」干擾人類的高能物
理試驗，將人的科學研究鎖定，使之停止不前，
並設法暗殺全球的科學家。地球上，一群反感科
學技術破壞自然的人成立了三體組織，旨在毀滅
地球科技，迎接三體文明。
有人看完《三體》，這樣談及讀後感：第一、
宇宙中永遠有比你更牛的人，第二、不夠牛的下
場就是死。
雖然，劉慈欣在一次訪談中稱自己「只是從科
幻出發回到科幻，並不想隱喻現實」，「小說的
哲學和社會學層次很簡單很幼稚」，但小說闡釋
的「降維攻擊」這個概念，還是令人印象深刻。
此概念指一種通過降低敵人所在的世界維度而毀
滅敵人的方法，比如我們生活在三維世界，降維
攻擊會把世界變成平面的二維世界，作為三維生
物的我們，自然無法生存。而這個詞的引申意義
是，處在低層次的人把別人拉到和他同一層次
上，然後進行競爭和攻擊。故此概念也稱「降維
競爭」。
小說據說賣出40萬冊，在一些新興產業及年輕

讀者中頗有影響。一家財經網站刊文寫道：一股
悲觀情緒正在互聯網業蔓延，許多從業者糾結於
沒有底線的競爭、大公司的抄襲、小公司不再創
新、最終生態的破壞，這些都與小說《三體》不
謀而合。
其實，一些行業中早就有「降維競爭」。筆者
所在城市，一家水果店旁新開了一家水果店，引
出連串好戲。你搞開業酬賓，他搞特價促銷，你

有麥克風，他有小喇叭，你方喊罷，他又登場，
煞是熱鬧。一個月後，先前的水果店主見競爭不
過後來者，便心生邪念，一個夜晚，僱打手把人
家的店舖砸了。
南方一城市，有兩家相隔不遠的羊毛衫店，各
自在門前置一台大功率音箱，高喊「上海羊毛
衫，一次性大甩賣」，一家稱全場特價每件25
元，另一家說特價每件只賣23元。在宣稱每件23
元的店裡，衣服不僅樣式陳舊，而且質地很差。
另一家店裡，有顧客翻了半天，才找到一件標有
「中國·上海」字樣的毛衫，其它都不過是普通廠
家生產的商品。有知情人說，這兩家商店為招攬
顧客，競相壓低價格，所以不敢進正規廠家生產
的羊毛衫，只進無名小廠的大路貨。
並非只有小商小販「降維競爭」，有些大的上

市公司間的比拚，同樣擺不上桌面。他們有千方
百計刺探對手情報的，有在業界散佈種種於對手
不利消息的，有用盡手段挖對手科研或經營人才
的，有僱用新聞記者編寫揭露對手黑幕文章的。
方法手段不一，目的卻都是打敗對方。
也並非只有商界如此，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廠
礦院校，在形形色色的職場上，「降維競爭」同
樣無處不在。筆者一謝姓朋友，供職於環保部
門，一向工作努力、認真負責，大會小會上，總
能受到領導表揚。可表揚歸表揚，口惠卻實不
至，職務調級晉陞時，總沒有他的份。謝也40多
歲的人了，至今仍不過是科級幹部，和他同期進
入機關、甚或晚好些年才進機關的人，不少已經
提了副處或正處，有人還升到了廳級，謝卻只能
原地踏步。歸納原因，無非兩條：一是謝不善言
辭，不會甜言蜜語，不常去領導家走動，更不懂
請客送禮；二是謝在上面沒有熟人，沒有關係，
資源不夠，背景不深。有些同事資歷不如謝，工

作能力更等而下之，但是會說話、會交際、會來
事、會把領導伺候得舒舒服服，特別是能為領導
鞍前馬後跑腿辦事，包括一些私事。久而久之，
這些人就比謝更能博得領導的歡心和賞識。遇有
機會，他們就會搶在謝之前，先受到提拔和重
用。更有少數人，是拿着省級高官的條子來到單
位的，平日工作就是應付，但幾年之後，這些人
都提升起來了。謝不僅職務得不到陞遷，近年來
工作中還經常受氣，有些提拔起來的人，看他沒
有背景，腰桿不硬，抓住時機就擠兌他、欺負
他，搞得老謝心情鬱悶，愁眉不展，但是毫無辦
法。一天來我家聊天，談起單位人事，怨憤之情
溢於言表：這些年受重用的人，多是無能之輩，
可人家不是嘴甜，就是有後台，這兩者我都自愧
不如，哪能競爭過他們？
像老謝這樣深受「降維競爭」之害的，各行各
業均有。我們不得不面對如下情勢，有些人不講
道理，不守公德，不努力學習，不踏實工作，人
事來往和職場比拚中，還不按常理出牌。你與他
比工作能力，他和你比學歷高低；你與他比文字
功底，他和你比交際功夫；你與他比道德操守，
他和你比誰更無恥；你與他比工作業績，他和你
比家庭背景。他爹他媽官位顯赫，自然方便庇佑
兒女，打個電話或寫一張條子，勝過你二十年辛
勤奮鬥。還有些人巧舌如簧，身段柔軟，遊走於
法規和政策的縫隙之間，常做些不登大雅之堂
事，雖然委瑣卑賤、醜態百出，雖然渾
身痞氣、形同無賴，卻往往可以將別人
踩在腳下，捷足先登，受到擢升，佔據
要職。這兩種人有時兵戎相見，有時又
勾結起來，他們知道，若論工作、論人
品、論文筆，他們競爭不過正人君子，
於是便使盡伎倆，把正常的價值秩序和
遊戲規則打亂，將是非標準和好壞定義
顛覆，將單位生態搞糟，然後把正人君
子拉到不止低一個層次的地方，進行競
爭和攻擊。可憐正人君子，哪能鬥得過
他們？不僅今天鬥不過，幾千年來，有

幾位君子鬥贏過小人？
如此這般競爭，不僅損害公平正義，且將一些

領域搞得歪風瀰漫、邪氣橫行，有學者將之稱為
「社會潰敗」。良才沉淪，朽木為官，賢者遭
殃，庸者升騰，權力失控，道德毀損，底線失
守，潛規則到處流行。人們職業操守和道德的普
遍衰微，社會價值觀念的扭曲、混亂及信息系統
的失真，再加上強勢利益集團的粗蠻當道、肆無
忌憚，直令許多地方和單位陷入江湖化、乃至叢
林化泥沼。
這幾年，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國際影響力的
加大，讓一些國人自信心抬升，外人也漸漸尊我
為大國。其實，大國者，質言之，首先是德性的
彰揚——大國是對舉世公認的道德理想的追求與
承擔，以促進正義、自由和進步為存在意義與使
命。大國之尊，不在其體量巨大，不在其威懾，
而在其文明。以今日中國情形，硬實力已經足夠
強大，而價值觀念、道德水平，包括我們每個人
的品行、舉止，才是更該注重的。
中國理當為世界文明做出貢獻，此乃國人民族

自豪感之所在，但是種種「降維競爭」現象，實
在與文明、善良、正義相背離。我們要通過文化
自省和傳統改造，通過制度設計和建設，抑制這
種惡性競爭。當社會正氣上揚，良德風行，官吏
清廉，民心向善，我們就離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
不遠了。

「降維競爭」之患
百
家
廊

吳
小
彬

打
波
子
，
就
是
打
玻
璃

彈
珠
。
有
一
天
，
有
學
生

問
我
小
時
候
有
什
麼
遊
戲

是
現
在
看
不
到
的
，
我
說

打
波
子
。
如
今
，
連
玻
璃

彈
珠
都
幾
乎
看
不
到
，
偶
而
看

到
的
，
是
用
來
裝
飾
的
，
或
者

擺
在
金
魚
缸
裡
好
看
的
。
讓
小

孩
玩
的
玻
璃
彈
珠
，
想
來
已
消

失
了
幾
十
年
了
吧
？
一
來
社
會

富
了
，
沒
有
小
孩
子
會
打
波

子
，
小
孩
的
玩
具
多
的
是
，
最

流
行
的
，
自
然
是
電
腦
和
智
能

手
機
上
的
遊
戲
了
。
二
來
就
算

想
玩
玩
，
哪
有
空
地
讓
小
孩

玩
？我

看
過
一
本
叫
︽
報
海
舊

聞
︾
的
書
，
作
者
徐
鑄
成
說
：

﹁
小
孩
們
喜
歡
買
染
着
各
種
顏

色
的
白
果
，
夾
在
腳
裡
跳
着

玩
，
互
相
比
賽
，
像
抗
戰
前
上
海
孩
子
們

玩
玻
璃
球
一
樣
。
我
還
不
會﹃
跳
白

果﹄
，
祖
父
已
給
我
買
了
整
整
一
罐
。﹂

看
來
，
跳
白
果
也
好
，
玻
璃
球
也
罷
，
從

前
上
海
的
玩
法
是
夾
在
腳
裡
跳
，
大
概
是

看
誰
夾
得
最
久
，
跌
落
地
上
最
少
吧
？
那

白
果
染
成
五
顏
六
色
，
和
玻
璃
球
的
彩
色

繽
紛
，
如
果
在
太
陽
光
照
射
下
，
一
定
很

美
麗
。
如
今
，
不
知
還
有
沒
有
中
國
農
村

小
孩
玩
這
些
失
落
了
的
遊
戲
？
而
香
港
的

祖
父
輩
們
不
知
有
沒
有
人
還
收
藏
着
他
們

小
時
候
的﹁
波
子﹂
呢
？

跳
白
果
是
遊
戲
，
但
跳
白
卻
是
辛
勞
捕

魚
者
的
工
具
。
清
朝
的
屈
大
均
在
︽
廣
東

新
語
．
鱗
語
．
漁
具
︾
裡
說
：﹁
跳
白

者
，
船
也
。
其
製
小
，
僅
受
一
人
，
於
灣

環
隈
澳
間
，
乘
暮
入
焉
。
乃
張
二
白
板
於

船
旁
，
而
鳴
其
榔
，
魚
見
白
板
，
輒
驚
駭

入
網
。﹂

我
小
時
候
未
見
過
這
種
僅
乘
一
人
的
跳

白
，
但
看
過
捕
魚
人
敲
着
木
器
讓
魚
驚
駭

而
四
闖
的
景
象
，
非
常
壯
觀
。
不
過
，
如

今
跳
白
和
跳
白
果
和
打
波
子
的
景
象
，
想

來
都
難
看
到
了
吧
？

從打波子說起 隨想
國

興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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